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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 起 机 器 人 ，我 们 或
许会想起会想起儿孙辈玩
的小玩具。但近日我在微
信上看到一则机器人的资
料，却引起我这个 80 多岁
老人的浓厚兴趣，同时也
让 我 联 想 20 多 年 前 的 一
些往事，想起我父母年迈
时的种种……。也许你会
想机器人和老年人又有什
么联系呢?

我为什么对机器人感
兴 趣 呢? 我 看 到 的 是 当 下
科技进步，日新月异，机器
人再不是像饭店里使用机
器 人 送 饭 菜 那 样 的 简 陋
的，而是完完全全像我们
真人一样的人形机器人，
不仔细观察，分辨不出是
真人还是机器人。更重要
的 是 他 如 真 人 那 样 有 智
商，情商。可以帮助你做
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陪
你 聊 天 ，逛 街 ，像 你 的 助
手 ，看 护 ，朋 友 ，人 机 互
动。……据说三年后可以
批量生产，价格 2 万美金。

看 到 这 里 ，让 我 浮 想
联篇，想起当年我父亲得
了半身不遂的情况。我父
亲原是个慈祥的老人，对
我母亲，对子女和蔼可亲，
从不生气，更不会打骂子
女，和我母亲也从不会发
生 口 角 。 突 如 其 來 的 生
病，生活不能自理，让他很
难接受。家里儿孙工作，
学习，没人在家看护生病
的 父 亲 ，只 得 到“ 护 工 中
心”雇请护工来照顾我父
亲。护工都是一些文化不
高，缺乏护理知识的女青
年，年龄不大，缺少耐心，
而我父亲骤然得病，再加
上看护不合心意，在没人
在 场 时 ，还 会 刁 难 我 父
亲。我父亲整个人的脾气
變得很坏，三天两头就把
护工辞退，再换人。

由于我父亲得病，家
中弄得乱成一团。事隔 20
多年，当年的经历仍记忆

忧新。今日看到人形机器
人的种种资料，让我想起
假如当年能有个善解人意
的人形机器人來看护我父
亲的话，也许父亲会少受
一些气，多活一些日子。

当今泰国社会已逐步
进入老年社会，老年人如
何走过人人必须经历的生
老病死的人生历程，如何
渡过人生的晚年，尤其如
何看护失去自理能力的老
人，让他们过着有尊严、体
面、正常人的生活，是个老
年社会事关重要的问题，
也是老年人及其子女所关
切的问题。

我现在的年龄，回过
头來看看周围的朋友，一
个个离去，能有共同经历，
共同爱好的好朋友所剩无
几，尤其三年多疾情，居家
守户，如今虽然开放了，却
与前大不相同，过去一两
个月朋友们可以相约吃个
饭，聊聊天，互相走访，其
乐融融。如今走的走了，
没法自己出门的，有不少
人。就如 2019 年 9 月我们
校友会组织的海南、港澳
遊的 22 人，短短几年已走
了 5 个人。没走的人身体
也变差了（自然現象），如
今出趟门谈何容易，儿女
不放心，有的自己开不了
车，还得家人陪伴。在家
里儿子，孙子上班，上学，
家里就是留守老人。如果
看护型的人形机器人早日
问世，而且价格能为广大
群众所接受的话，那将是
广大老年人的福祈。

我希望社会上的有识
人 士, 慈 善 家 ，企 业 家 ，都
能关注占社会相当比例的
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医疗、
护理，老年人身心健康能
得 到 社 会 的 重 视 、关 怀 。
毕 竟 每 个 人 都 要 步 入 老
年，希望大家为老年人造
福! 为 老 年 人 缔 造 一 个 幸
福的完美的晚年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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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食品鉴盛宴后在餐馆前留影美食品鉴盛宴后在餐馆前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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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参加““品味潮州品味潮州””采风活动的作家们在韩山书院前合影采风活动的作家们在韩山书院前合影

在 2023 年底我躬逢其
盛的参加了由潮州市文学
艺术界联合会、潮州市韩
山书院等主办、为期五天
的“品味潮州采风活动”，
数天紧凑而精彩的行程活
动安排，令我这个海外生
长的“番仔”大开眼界之余
处处惊艳，也对古人的智
慧和技艺感到震撼。

“ 品 味 潮 州 ”，顾 名 思
义，固然是品味包括潮州
的文化艺术、潮州的精神，
而又以潮州的饮食文化为
重点，尤其是在去年十月
份出炉的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官网中，潮州入选为“世
界美食之都”，是中国继成
都 、顺 德 、澳 门 、扬 州 、淮
安之后的第六个获得“世
界美食之都”称号的城市，
因此应该让更多的人认识
到潮州菜的精美可口而又
健康的特点。

在十二月二日的一场
潮州美食品鉴盛宴中 ，面
对一道道美食佳肴 ，从选
料的考究、制作的精细、特
佳的口感，到起了绿叶衬
红花作用的盘碟摆布 ，无
不获得出席嘉宾的由衷赞
赏，加上席间由潮州市潮

州菜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林
墩旭先生在场对每道菜的
特色，从取材的挑选、烹饪
过程的讲究、蘸料的搭配，
到盘碟摆布的一系列过程
都作了生动详细的解说 ，
使人在品尝美食的同时 ，
也对潮州的美食文化有更
深层的体会。

既然是来到了美食之
都，难免也就对当地的菜
馆餐厅留意起来 ，我发现
在潮州市真星罗棋布的随
处可见到各类系的大小酒
楼饭店，在同业竞争之下，
业者无不各尽所能的推出
自家精制的招牌菜 ，菜式
丰俭由人，在有众多选择
的条件下，得益的自然是
追求味蕾享受的食客了。

经 过 不 断 探 索 新 菜
式、新做法、新口味的创新
改良，现潮州菜已成为美
食家的追求。由蓬勃发展
的潮州饮食文化 ，不由引
起我的遐想，所谓“民以食
为天”，犹记在八十年代我
首次到潮安乡下探视父亲
的故居时，深深的感受到

了农村的贫穷落后与物质
生活的严重匮缺。生存尚
且不易，又何能对饮食的
素 质 有 诸 多 的 挑 剔 和 要
求？由昔年的食不果腹到
今日对美食的讲究追求 ，
这 是 一 个 天 翻 地 覆 的 改
变，也印证了乡村人民现
已摆脱了穷困，过上至少
是小康甚至富裕的生活。

采 风 活 动 行 踪 所 至 ，
尚 有 潮 州 的 众 多 名 胜 古
迹，其中印象深刻的有韩
文公祠，唐代韩愈治潮八
月的丰功伟绩让人民永远
怀恩感激，以致潮州山水
皆姓韩；龙湖古寨历经数
百年沧桑仍风韵犹存 ，寨
内巷道纵横，宅第无数，当
年盛况和精美风貌依稀可
辨，从解说员声情并茂、投
入而生动的讲解 ，热切的
欲把古寨的典雅和丰厚底

蕴呈展在远道而来的客人
面前，使人感受到他对古
寨的热爱和身为龙湖人的
骄傲；彩塘镇从熙公祠的
石雕艺术令人叹为观止 ，
其两面剔透的雕刻栩栩如
生、惟妙惟肖的技艺可谓
一绝；有近千年历史的饶
平道韵楼是中国最大的独
具特色的八卦型土楼 ，三
个环形的建筑物布局规模
宏大，结构独特，状如高大
坚固的城堡，从保存得较
好的壁画泥塑和古老家具
上，仍可观察到当年的雕
梁画栋和精美雕刻。土楼
目前正在全面维修中 ，待
他 年 重 现 旧 貌 时 必 当 再
游。

喜喝茶的人，来到潮汕
正是得其所哉，处处都可享
受到充满生活情趣的工夫
茶，一杯在手，怡然自得。

好友相聚，高谈阔论，说着
一些我们潮州人心领神会、
语带双关的胶已人呾胶已
人话，欢乐尽在其中。

遗憾的是，环视周围，
现时能够说上一口流利潮
语的年轻人已不多 ，泰语
对白已经成了每个潮人家
庭的通用语言，每当有人
问我：“为什么你的潮州话
说得这么好？”，就会不油
然忆起我那在年纪轻轻时
就过番的父亲，是父亲规
定在家一定要讲潮州话的
结果。

今天说着音调动听的
潮州话，品饮着讲究冲泡
技术的工夫茶，享受美味
可口的潮州菜，偶尔听听
唱腔独特的潮曲和管弦与
鼓锣齐鸣的大锣鼓之际 ，
我不禁浮起一种身为潮人
的自傲。

“老爷爱到了！”随着
一 阵 小 骚 动 ，锣 鼓 声 紧
接 着 就 到 了 ，人 们 立 刻
原 地 退 到 一 旁 ，让 出 一
条 道 来 。 此 时 ，敲 锣 的 、
打 鼓 的 ，两 人 一 组 搭 档 ，
小 步 跑 地 冲 进 家 里 的 每
个 房 间 ，紧 锣 密 鼓 一 阵
敲 打 之 后 又 往 外 面 小 跑
出 去 。 每 当 这 个 时 候
（其 实 还 没 等 他 们 冲 进
来 之 前），我 已 经 镇 守 在
我 自 己 的 房 间 里 ，端 坐
在 我 的 床 头 。 我 看 着 他
们 一 阵 风 吹 进 我 的 房
间 ，几 声 锣 鼓 之 后 ，屏 住
呼 吸 的 我 还 没 回 过 神 ，
他 们 又 一 阵 风 吹 了 出
去 。 祖 母 曾 经 我 们 说
过 ：传 说 元 宵 节 的 这 天
晚 上 ，有 人 会 趁 机 偷 别
人 家 里 的 东 西 ，他 们 相
信 这 东 西 无 论 大 小 贵
贱 ，都 会 在 新 的 一 年 给
这个“小偷”带来好运。
当 然 ，丢 了 东 西 的 人 家
肯 定 是 运 气 不 好 咯 。 所
以 ，乡 里 人 一 般 都 担 心
有 人 会 在 元 宵 夜 乘 乱 顺
走 他 们 家 的 物 品 。 也 许
是 有 这 个 传 说 的 铺 垫 ，
自 从 我 们 搬 到 大 宅 子

“ 四 点 金 ”住 ，元 宵 夜 除
了 兴 奋 ，我 心 里 更 多 的
是 紧 张 害 怕 。 锣 鼓 还 没
到 ，那 句“ 老 爷 爱 到 了 ”
的 通 报 就 立 即 拉 起 了 我
的 紧 张 情 绪 ，心 砰 砰 直
跳。

在 我 的 家 乡 ，元 宵
节 是 一 年 节 日 中 的 重 中
之 重 ，如 果 没 有 参 与 过
热 热 闹 闹 风 风 火 火 的 元
宵 节 ，这 个 新 年 就 像 没
有 真 正 到 来 一 样 。 我 的
家乡——桃溪乡，以前属
于 潮 阳 县 峡 山 镇 ，后 划
分 在 汕 头 市 潮 南 区 ，至
今 有 五 百 多 年 的 历 史 。
桃 溪 乡 很 大 ，小 时 候 听
大 人 们 讲 ，当 时 乡 民 就
有 四 千 多 户 。 元 宵 节 在
我 们 桃 溪 乡 ，是 一 年 所

有 节 日 中 过 得 最 热 闹
的 。 即 便 在 外 打 拼 的 人
春 节 来 不 及 回 家 围 炉 ，
也 会 赶 回 来 过 元 宵 节 。
可 想 而 知 ，大 家 对 元 宵
节的重视。

“ 老 爷 爱 到 了 ”是 句
潮汕话，是指“老爷”快
要到来的意思。“老爷”通
常 是 我 们 潮 汕 人 对 诸 位
神 仙 的 统 称 ，但 此 处 的

“ 老 爷 ”是 指“ 三 山 国
王”——传说中的三位守
护 神 。 潮 汕 人 是 个 信 奉
神 明 的 大 族 群 。 在 大 潮
汕，几乎每一个中国的传
统 节 日 大 家 都 会 祭 拜 神
明。如中秋节拜月娘，春
节 拜 众 神 仙 等 等 。 而 元
宵节在我们那里，最主要
就是拜祭这三位守护神，
举 行 隆 重 的 三 山 国 王 游
巡活动。

元宵节的当天，锣鼓
声 一 早 就 飘 在 桃 溪 乡 内
外的上空，人们开始奔走
相 告 今 晚“ 老 爷 ”的 游 巡
路线：老寨子（俗称寨内）
东南西北几个区域、新寨
区、寨外……每一年都是
用 抽 签 的 方 式 来 决 定 老
爷 的 游 巡 顺 序 。 乡 民 则
根据自家的位置，预估今
晚 老 爷 抵 达 的 时 间 而 提
前做准备。

下午三时左右，三山
国 王 的 游 巡 活 动 就 正 式
开 始 了 。 乡 民 们 早 早 就
往几个固定的地点（诸如
操场之类的宽敞场地）自
发地送来干草，一个个草
丛 最 后 被 堆 成 一 座 直 径
大 约 5～10 米 的 大 草 山 。
随着锣鼓声响起，三尊坐
在木轿子上的老爷——木
雕 神 像 ，被 六 位 青 年“ 轿
夫 ”抬 着 入 场 ，此 时 草 堆
早已被点燃，六位青年抬
着 三 山 国 王 绕 着 熊 熊 的
火堆跑了起来，一边跑一
边 举 起 轿 子 晃 动 着 。 这
时候，感觉三尊老爷也灵
动了起来，围观民众欢呼

着，有人抓起一把把盐巴
往火堆里扔，传说这样可
以 把 家 里 诸 如 蟑 螂 老 鼠
这 些 害 虫 清 除 干 净 。 顷
刻间，锣鼓声、欢呼声、盐
巴 在 烈 火 中 碰 撞 的 噼 啪
声交织在一起，像极了一
场大型交响乐，气氛被烘
托比像那团火还热烈，大
家指着轿上的老爷说：你
们看，老爷的脸红了起来
啦……

冬日的黄昏来得比较
早，还没到 5 点，夜幕已经
降 临 。 我 们 的 元 宵 夜 在
锣 和 鼓 再 一 次 交 汇 的 时
刻拉开了帷幕——三山国
王开始要到各家游巡，接
受 每 一 户 乡 民 的 跪 拜 与
祷告。

老 爷 到 来 之 前 ，就 有
了开头我提到的——一组
一 组 的 锣 鼓 到 每 家 的 房
子 里 先 敲 锣 打 鼓 一 番 。
我 曾 认 为 这 敲 锣 打 鼓 就
是 电 视 剧 里 演 的 那 种 在
给 老 爷 开 道 ，但 祖 母 说 ：
那 是 在 把 家 里 那 些 不 好
的 脏 东 西 驱 逐 出 去 。 小
时候的我们半信半疑，但
大 人 们 肯 定 是 笃 信 的
吧 。 我 家“ 四 点 金 ”比 较
大，每次老爷来之前都会
冲 进 来 好 几 波 敲 锣 鼓 的
人 ，祖 母 就 特 别 的 高 兴 ，
就 连 我 家 外 天 井 的 养 鸡
房，祖母都要拉着他们去
敲 几 声 。 但 我 还 是 挺 担
心 的 ：来 少 人 吧 ，我 怕 有
脏 东 西 存 留 ；人 来 多 了
吧，我又害怕他们顺走东
西，哈哈！好在每年的元
宵 夜 ，老 爷 还 没 来 ，邻 居
以 及 父 亲 的 一 众 好 友 都
已经过来帮忙了。

紧张的锣鼓组合走后
不久，三尊老爷就在另一
种 祥 和 的 钟 声 里 被 抬 进
了我家，放在大厅的正中
央 。 此 时 ，已 经 摆 好 祭
品、点好香烛的一家老少
马 上 跪 下 祷 告 。 因 为 村
子大，老爷要挨家挨户地

进，原则上给每一家的时
间 只 有 3-4 秒 之 久 ，老 爷
的 轿 子 被 放 下 三 秒 后 就
要 起 轿 抬 走 的 。 这 个 时
候，又是另一个紧张的场
面。哈哈，我家的亲友团
开 始 做“ 小 动 作 ”—— 赶
紧 给 这 六 位“ 老 爷 的 轿
夫”殷勤递烟递茶，在他
们这一递一接之间，又多
出 了 几 秒 的 时 间 。 也 许
是 因 为 我 家 在 乡 里 的 好
人缘吧，那六位年轻人也
没有拒绝，心知肚明的配
合了。回忆当年，我几乎
没 有 一 次 是 好 好 利 用 这
几秒钟去专心祈祷的，眼
里和心里都在开小差——
老 爷 什 么 时 候 会 被 抬
走 ？ 虔 诚 的 祖 母 把 祷 告
词都说完了吗？当然，每
一 回 祖 母 总 是 非 常 专 注
地做完她的祭拜与祷告，
满心欢喜。

几 秒 之 后 ，三 尊 老 爷
离开我家，被抬着向邻居
家走去，亲友们马上点燃
鞭炮欢送。

就这样，元宵之夜，从
正 月 十 五 的 傍 晚 到 正 月
十六早上四五点，从东到
西 、由 南 至 北 、从 寨 内 到
寨外…… 锣鼓声、鞭炮声
此起彼伏，响彻在桃溪乡
内 外 。 热 心 参 与 游 巡 活
动 的 人 员 一 整 夜 都 没 有
停歇，他们和我们这些列
队 迎 送 老 爷 的 乡 民 一 样
——不觉疲累，内心充盈
着 欢 悦 与 圆 满 。 不 得 不
说，这种信仰是厚重且有
温度的，它赋予人们对生
活 的 热 情 和 对 未 来 的 希
望 。 潮 汕 人 把 对 神 明 的
信 仰 融 入 到 了 中 国 的 传
统 节 日 里 ，世 世 代 代 ，在
庆 典 中 奉 献 、感 恩 ，也 在
祈祷中期许、寄望。

时 光 荏 苒 ，离 开 家 乡
已经三十余载，每逢佳节
元宵，我还是会特别特别
怀 念 那 欢 腾 且 有 点 小 刺
激的夜晚。

那 一 夜 ，我 们 都 是 枕
着感恩与希冀，甜甜入睡
的！

（写于 2024-02-02）

澹澹

余秀兰

机器人的遐思


